
作者简介:沈文凡(１９６０—)ꎬ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ꎬ文学博士ꎬ博士生导师ꎬ研究方向:唐宋文学ꎻ李莹

(１９８０—)ꎬ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唐宋文学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唐诗»创作接受史文献缉考”(编号:１４ＢＺＷ０８２)、吉林大学

２０１３ 年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中国韵文学通变史”(编号:２０１３０５９)研究成果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１０ 期ꎬ２０１５. １１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１１ Ｎｏｖ. ２０１５

唐代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初论〔∗〕

○ 沈文凡ꎬ 李　 莹
(吉林大学　 文学院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唐代渤海国文学是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原精英文化融合下的产物ꎬ具有清

晰的民族心脉ꎮ 渤海国传世的诗歌均为聘日使节的作品ꎬ它们深受六朝和唐代诗歌的

影响ꎬ在渤海国聘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经历了从外交赋诗

到文人雅集的发展历程ꎬ呈现出从政治应酬到私人抒情的态度变化ꎬ渤海国大使裴頲与

日本文臣群体的“鸿胪馆赠答诗”成为诗坛佳话ꎮ 聘日使节杨泰师、王孝廉、释仁贞和释

贞素等人的诗歌在主题及艺术表现方式上具有较为独特的特征ꎮ 渤海国聘日使节的诗

歌彰显了国家的文治成就ꎬ在东亚汉诗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ꎮ
〔关键词〕渤海国ꎻ日本ꎻ使节ꎻ诗歌

唐代的营州地区是中央王朝经略东北的要地ꎬ同时亦是东北亚各民族挺进

中原的必经之路之一ꎮ 万岁通天元年(６９６)ꎬ营州都督赵文翙因肆意欺凌治下

少数民族引发契丹等部族的不满ꎬ酿成“营州之乱”ꎮ 粟末靺鞨首领乞四比羽和

乞乞仲象借此机会东渡辽河ꎬ企图重归肃慎故地ꎮ 在粟末靺鞨与唐朝军队的对

抗中ꎬ乞四比羽阵亡沙场ꎬ乞乞仲象病逝归途ꎬ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脱颖而出ꎮ
他收揽四散的部众ꎬ在天门岭大败唐军ꎬ此后因契丹、奚等民族归附突厥ꎬ从而隔

绝了唐朝追讨粟末靺鞨的通路ꎬ复杂的民族形势为渤海国建国提供了良机ꎮ 唐

圣历元年(６９８)ꎬ大祚荣以“震”为名ꎬ建立政权ꎬ先天二年(７１３)ꎬ他接受唐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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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册封ꎬ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ꎬ以所统为忽汗州ꎬ领忽汗州都督ꎮ 自此这个

唐朝地方政权以“渤海国”为名ꎬ成为唐朝的东北屏藩ꎬ有“海东盛国”之美誉ꎮ
渤海国将中原优势文化引进东北边疆ꎬ融合了民族和地域的特质ꎬ将其化为

渤海国文学的精魂ꎮ 随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建立ꎬ渤海国在完成了向文官

政府的转变之后ꎬ多次派出才华出众的文臣担任聘日使节ꎮ 渤海国使节的精神

气度和文化修养赢得了日本朝野的尊敬ꎬ在外交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彰显

出国家的文治成就ꎬ促进了渤、日关系的稳定发展ꎮ 日本派出具有较高文学造诣

的文臣接待渤海国使团ꎬ两国大臣诗歌唱和ꎬ交往频繁ꎮ 现今ꎬ大部分渤海国诗

歌文献随着渤海国政权的瓦解而散佚ꎬ仅有 ９ 首渤海国聘日使节的汉诗作品因

收入日本古籍而存世ꎬ另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收录的 ４８ 首日本诗人与渤

海国使节的唱和之作与之相互呼应ꎬ它们都是渤海国诗歌研究的珍贵资料ꎮ

一、沧波织路ꎬ敦使聘邻———渤海国使节诗歌背景论

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量ꎬ渤海国仁安八年(７２７)ꎬ日本神龟四年ꎬ渤海国

王大武艺首次派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率领 ２４ 人的使团ꎬ携带国书和礼物访问

日本ꎮ 日本天皇面对渤海国的示好ꎬ给予了热切的回应ꎬ并对渤海国进行回访ꎮ
自此ꎬ长达二百余年的渤、日通聘历史正式拉开序幕ꎮ

渤、日通聘始于双方的政治野心ꎬ两国外交关系的形成是各方利益互相牵制

和平衡之下的结果:唐玄宗时期ꎬ唐朝对于东北边疆的掌控日渐增强ꎬ渤海国王

大武艺在政权稳定之后试图反抗唐朝统治ꎬ拓展势力范围ꎻ渤海国是日本与唐朝

之间的重要交通线ꎬ日本企图以渤海国为跳板ꎬ扩大在东亚的影响力ꎻ新罗与唐

朝交往密切ꎬ与渤海国和日本的关系则极为冷淡ꎮ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

下ꎬ渤海国和日本开启了外交往来ꎬ以争取各自的国家利益ꎮ 虽然两国开展了正

式的外交往来ꎬ但是二者的政治诉求并不完全一致ꎬ曾因相应的礼仪和国书等问

题产生矛盾ꎬ究其核心正是如何定义两国关系ꎮ 渤海国坚持自主和平等的外交ꎬ
不肯臣服日本ꎬ只愿在枝节问题上作出一定的妥协ꎮ 面对日方的要求ꎬ它采取灵

活的外交策略安抚日本:每逢日本君主更替必致以国书ꎻ开展官方的贸易活动ꎻ
为日本使团提供赴唐通路并转递物品和信息ꎻ聘日使节与日本君臣诗歌唱和等

等ꎮ 渤海国以务实的外交手段稳定两国关系ꎬ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

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ꎮ 日本企图迫使渤海国承认其上国地位ꎬ但在渤海国拒绝

之时又能保持着较为友好的态度以延续两国往来ꎬ甚至在敕撰汉诗集中收录渤

海国聘日使节的诗作ꎮ
日本古籍收录的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是符合编纂者审美心理的作品ꎮ «文

华秀丽集»收录了王孝廉诗 ５ 首ꎬ释仁贞诗 １ 首ꎬ«经国集»收录了杨泰师诗歌 ２
首ꎮ «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是平安时代以日本朝臣为创作主体的汉诗文集ꎬ
以应制和唱和之作为主ꎬ意在尊崇天皇权威ꎬ扩大国家政治影响ꎮ «文华秀丽

集»“编次袭用«文选体例»ꎬ分游览、宴集、饯别、赠答等十一类ꎮ” 〔１〕 仲雄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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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秀丽集序»云:”凤掖宸章ꎬ龙闱令制ꎬ别降纶旨ꎮ 俯同缥帙ꎬ而天尊地卑ꎬ君唱

臣和ꎬ故略作者之数ꎬ编采摭之中ꎮ 臣谬以散材ꎬ忝侍诠简ꎬ重承天涣ꎬ虔制兹

序ꎮ” 〔２〕这部诗集遵循萧统«文选»的诗歌分类方法ꎬ主要收录君臣唱和之作ꎮ
«经国集»之名取自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ꎬ经国之大业ꎬ不朽之盛事” 〔３〕ꎮ
滋野贞主在«经国集序»中有云:“冀映日月而长悬ꎬ争鬼神而将奥ꎬ先入«秀丽»
者ꎬ即不刊之书也ꎮ 彼所漏脱ꎬ今用兼收ꎮ 人以爵分ꎬ文以类聚ꎮ 然年代远近ꎬ人
文存亡ꎬ搜而未尽ꎬ阙而俟后ꎮ” 〔４〕两部古籍中的汉诗都以歌功颂德为主题ꎬ贴近

六朝和唐代的诗歌审美心理ꎮ 不同之处在于ꎬ«文华秀丽集»以文辞取胜ꎬ且以

唱和诗为主ꎬ因此王孝廉和释仁贞传世的作品均为唱和之作ꎮ 日本古籍的选诗

标准决定了入选的渤海国诗歌的内容风格ꎮ 因此ꎬ渤海国存世的聘日使节诗歌

多为以六朝和唐代诗歌为模仿对象的文辞优美的颂圣酬赠之作ꎮ 渤海国聘日使

节诗歌中展现出的温文尔雅的风度和颂圣酬赠的主题是它们能够入选日本诗集

的前提ꎮ 这类诗歌应该只是渤海国诗歌风貌的某一侧面ꎮ
渤、日通聘赠答诗是渤海国使节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君臣之间酬赠应和的

诗作ꎮ 这类诗歌在文学交往中展现了两国的政治姿态、文艺修养、审美心理和诗

友情谊ꎮ 受到诗人能力和创作氛围的限制ꎬ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的境界和题材

都较为平庸ꎮ 创作主体和受众的特定性使得诗歌多为颂圣宴饮、友情酬赠和羁

旅乡愁之作ꎬ只有杨泰师的思乡夜曲和释贞素的伤悼之歌展现了个性化的情怀ꎮ
聘日使节的诗歌在有限的篇幅中体现了渤海国对于唐朝文化的仰慕和学习热

情ꎬ展现了唐代东北藩国的文学实力ꎮ 渤海国大钦茂、大言义、大玄锡时代ꎬ大量

的中原文史典籍和诗集传入渤海国ꎬ渤海国诗人对于诗歌韵律技巧的把握更为

纯熟ꎮ «渤海国志长编族俗考»云:
聘日本诸臣如杨承庆、杨泰师、王孝廉、周元伯、杨成规、裴頲及其子璆ꎬ

皆以文酒唱酬ꎬ才长应对ꎬ为所引重ꎮ 而擅长雕刻、绘画者ꎬ亦有之ꎮ 此皆渤

海濡染唐风之证也ꎮ〔５〕

据此可知ꎬ渤海国诗人亲近唐朝文化ꎬ在诗酒酬赠的环境下创作出优美的汉

诗ꎬ涌现出知名的诗人如杨泰师、王孝廉、裴頲、裴璆等人ꎮ 聘日使节诗歌的创作

环境和作家身份决定了作品的功用ꎬ凸显了它的交际功能ꎮ 诗以类聚ꎬ人以群

分ꎬ有着相近身份背景和汉学修养的两国文臣诗歌唱和ꎬ形成了互动式和群体性

的诗歌创作方式ꎮ
渤海国文王大钦茂时期ꎬ杨泰师是渤海国使节诗人中的早行者ꎮ 渤海国大

兴二十—年(７５８)ꎬ日本天平宝字二年ꎬ日本正使小野田守ꎬ副使高桥老麻吕率

领使团访问渤海国ꎬ渤海国派遣辅国大将军杨承庆为正使ꎬ归德将军杨泰师为副

使ꎬ率领 ２３ 人的使团回访日本ꎬ吊圣武天皇之丧ꎮ 此次聘日正逢唐朝爆发了安

史之乱ꎬ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滞留中土ꎮ 渤海国使团向日本通报了唐朝的情况ꎬ
同意日方取道渤海国迎回藤原ꎮ 在这次访日期间ꎬ以武将身份出使日本的杨泰

师展现出杰出的诗歌才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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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诗人王孝廉在日本亦曾赢得良好的声誉ꎬ他是渤海国中期的文臣诗

人代表ꎮ «渤海国志长编诸臣列传»称:
王孝廉ꎬ仕于僖王之世ꎬ官太守ꎮ 朱雀二年秋ꎬ奉使聘于日本ꎬ高景秀为

之副ꎬ告定王之丧ꎮ 九月ꎬ舟至出云登陆ꎮ 十二月ꎬ入日京ꎬ呈国书ꎮ 三年正

月ꎬ日皇宴之ꎬ奏踏歌ꎬ授孝廉从三位ꎬ五月ꎬ孝廉等乘船返ꎬ海中遇风ꎬ
漂著越前ꎬ孝廉遂成疾ꎮ 六月ꎬ孝廉卒ꎮ 日本赠正三位ꎬ以丧还ꎮ 孝廉之在

日本ꎬ与僧空海以诗唱和ꎬ及其卒也ꎬ空海致书孝廉之记室慰问之ꎮ〔６〕

王孝廉以敏捷的才思和纯熟的诗法赢得了日本君臣的一致赞誉ꎬ成为存诗

最多的渤海国诗人ꎮ 他的随行录事释仁贞ꎬ原姓大氏ꎬ本系渤海王族ꎬ以佛门弟

子的身份担任渤海国使团官员ꎬ展现了渤海国僧人的汉学修养ꎮ 渤海国朱雀三

年(８１５)ꎬ日本弘仁六年ꎬ渤海国使团顺利完成出访使命ꎬ从敦贺港(现福井县敦

贺市)返国ꎮ 五月十八日ꎬ渤海国航船遭遇海上风暴ꎮ 五月二十三日ꎬ渤海一行

漂流至日本的越前国(今福井县东南部)ꎮ 六月十四日ꎬ王孝廉因疮伤病逝日

本ꎬ不久之后ꎬ释仁贞亦故去ꎮ 对于王孝廉的意外身亡ꎬ日本天皇颁诏表彰他的

功绩ꎬ日本僧人空海有诗文寄托哀思ꎮ
渤海国另一位文化僧人释贞素奔波于大唐、渤海和日本之间ꎬ用生命谱写了

中日僧人间的深厚交谊ꎮ 渤海国朱雀元年(８１３)ꎬ日本弘仁四年的秋天ꎬ释贞素

作为渤海国精通汉文和梵文的学问僧人入唐参与唐朝的佛经翻译工作ꎮ 他与日

本高僧灵仙三藏言道相合ꎬ遂拜灵仙为师ꎮ 渤海国建兴五年(８２２)ꎬ日本弘仁十

三年ꎬ灵仙到五台山求法ꎬ贞素居于长安ꎮ 渤海国建兴七年(８２５)ꎬ日本天长二

年ꎬ日本天皇赐给灵仙黄金ꎬ由贞素送至五台山ꎬ又受灵仙之托将一万粒舍利、新
经两部、造敕五通等送至日本ꎬ贞素返回渤海国ꎬ随高承祖使团出使日本ꎮ 渤海

国建兴九年(８２７)ꎬ日本天长四年ꎬ贞素带着日本天皇再致灵仙的黄金和书信随

渤海国遣唐使入唐ꎬ却惊闻灵仙过世的消息ꎬ写有悼念灵仙的诗歌ꎮ 释贞素奔走

于渤海国、唐朝和日本之间ꎬ最终他在赴日传信途中遭遇海难身亡ꎮ 在渤海国聘

日的海上丝路上ꎬ以王孝廉、释仁贞、释贞素为代表的渤海国使节以生命为代价ꎬ
在东亚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ꎮ

渤海国最负盛名的诗人是裴頲和裴璆父子ꎬ二人都曾以文籍院少监身份担

任渤海国大使ꎬ多次出访日本ꎮ 渤海国大玄锡十一年(８８２)ꎬ日本元庆六年ꎬ裴
頲率团出访日本ꎬ他的清新的诗风给日本文坛带来了巨大的震动ꎬ赢得了空前的

赞誉ꎮ 日本诗人纪长谷雄和菅原道真等人对其推崇备至ꎬ与之唱和ꎬ并将相互酬

赠的 ５９ 首诗歌辑为“鸿胪赠答诗”ꎬ传为一时的佳话ꎮ 渤海国末王大諲撰元年

(９０７)ꎬ日本延喜八年ꎬ裴璆首次出访日本即受到天皇和文臣的热情接待ꎮ 大諲

撰十三年(９１９)ꎬ日本延喜二十年ꎬ裴璆第二次访日ꎬ将裴氏父子的诗名推向了

顶峰ꎮ 日本诗集«扶桑集»收录多首日本诗人与裴璆的唱和之作ꎮ 渤海国灭亡

之后ꎬ裴璆出任东丹国官职ꎬ于东丹国甘露四年(９２９)ꎬ日本延长七年ꎬ以东丹使

节身份第三次出访日本ꎮ 此次聘日以失败而告终ꎬ日本天皇拒绝接见东丹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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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ꎬ并谴责裴璆朝秦暮楚ꎮ 裴璆为此呈上«谢状»一篇ꎬ以表愧疚之情ꎬ但仍未能

挽回日方的好感ꎮ 裴氏父子的诗作未被日本古籍收录ꎬ应与裴璆之行有一定的

因果关系ꎮ
渤海国聘日使节的诗歌创作逐渐从严肃的外交应酬转向闲适的文人雅集ꎬ

体现了两国外交关系的逐步稳定ꎬ展示了两国文臣对于汉诗的创作热情ꎮ 渤海

国大兴二十一年(７５８)ꎬ日本天平宝字二年ꎬ杨泰师有«夜听捣衣歌»和«奉和纪

朝臣公咏雪诗»传世ꎮ 渤海国朱雀二年(８１４)ꎬ日本弘仁五年ꎬ王孝廉创作了«奉
敕陪内宴»«春日对雨得情字»«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领客使并滋三»«出云州

书情寄两敕使»以及«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ꎬ释仁贞有«七日禁中陪宴»传世ꎮ
当王孝廉逝于归途的噩耗传到日本ꎬ空海有«致渤海使王太守室»云:“凶变无

常ꎬ承东鲽一沉ꎬ双凫只飞ꎬ惟哀痛深ꎬ痛当奈何! 贤室年华未秋ꎬ奄遭此风霜ꎬ二
三幼稚ꎬ偏露谁怗ꎮ 痛哉哀哉ꎮ” 〔７〕 空海另有七言残诗«伤渤海国大使王孝廉中

途物故»ꎬ表现深切的悼念之情ꎮ 大玄锡继位之后ꎬ政堂省左允杨成规大使聘

日ꎬ日本文士都良香有«谢渤海杨大使赠貂裘麝香暗摸靴状»«赠渤海杨大使状»
和«答渤海杨大使状»等 ３ 篇文章记载与杨大使的交往ꎮ 裴氏父子与日本诗人

交游密切ꎬ日本古籍中保存的渤、日通聘赠答汉诗中ꎬ有近三分之二的作品是与

裴頲和裴璆的酬赠之作ꎮ

二、芳春赠答ꎬ夜月相思———渤海国使节诗歌主题论

渤海国使节与日本文臣的诗歌唱和加深了两国之间的文化认同和外交情

感ꎮ 作为带有外交使命的诗歌ꎬ这类作品如同带着镣铐舞蹈ꎬ它的主题以官方赐

宴之时的颂圣宴饮ꎬ私人交往中的咏物酬赠以及渤海国使节的异国乡思为主ꎮ
渤海使节在宴会上即席赋诗ꎬ显示出敏捷的才思ꎮ 诗歌主题以歌颂天皇德

行和远客宴游之乐为主ꎬ具有雍容典雅的风度ꎮ 渤海国朱雀三年ꎬ日本弘仁六年

正月初七ꎬ日本天皇设宴款待渤海国使节ꎬ王孝廉有«奉敕陪内宴»ꎬ诗云:“海国

来朝自远方ꎬ百年一醉谒天裳ꎮ 日宫座外何攸见ꎬ五色云飞万岁光ꎮ” 〔８〕 此诗的

结构和文辞深受唐诗影响ꎬ以政治应酬为主ꎬ赞美日本天皇的德治ꎮ 诗人从两国

关系出发ꎬ以“海国来朝”的盛事入题ꎬ拉近双方情感ꎮ “天裳”“云”“光”皆用于

称颂日本嵯峨天皇ꎮ 全诗以景物描写为表ꎬ以颂圣应制为里ꎬ较好地展现了渤海

国大使的才华ꎮ 释仁贞有«七日禁中陪宴»ꎬ诗云:“入朝贵国惭下客ꎬ七日承恩

作上宾ꎮ 更见凤声无妓态ꎬ风流变动一园春ꎮ” 〔９〕诗歌以“下客”“上宾”表现自谦

与礼敬ꎬ以“凤声”和“一园春”点明颂圣主题ꎬ以诗意的语言展示政治态度ꎮ
渤、日诗人受唐诗酬赠风气的影响ꎬ以诗歌相互品题ꎬ且在诗题中屡次提及

对方姓氏官职ꎬ体现出对于才华和名誉的重视ꎮ 这种诗歌命名方式赋予了渤、日
赠答诗以历史文献价值ꎬ为渤海国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ꎮ 渤海国大兴二

十二年(７５９)ꎬ日本天平宝字三年ꎬ杨泰师一行完成了聘日使命ꎬ临别之际ꎬ日本

文臣在田村宅第里为其设宴送行ꎮ 在这次宴会上ꎬ杨泰师有五律«奉和纪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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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咏雪诗»ꎬ诗云:“昨夜龙云上ꎬ今朝鹤雪新ꎮ 只看花发树ꎬ不听鸟惊春ꎮ 回影

疑神女ꎬ高歌似郢人ꎮ 幽兰难可继ꎬ更欲效而颦ꎮ” 〔１０〕 杨泰师的奉和咏雪之作扣

住奉和之意ꎬ在咏物之时“将自身站立在旁边” 〔１１〕ꎬ清醒地把握身份和态度ꎬ展现

出良好的文化修养ꎮ
王孝廉与日本诗人赋诗赠答ꎬ巨势识人有«春日饯野柱史奉使存问渤海

客»、坂上今继有«和渤海大使见寄之作»、滋野贞主有«春夜宿鸿胪简渤海入朝

王大使»、都腹赤有«和渤海和觐副使公赐对龙颜之作»等诗歌与之酬赠ꎮ 王孝

廉的«春日对雨得情字»云:“主人开宴在边厅ꎬ客醉如泥等上京ꎮ 疑是雨师知圣

意ꎬ甘滋芳润洒羁情ꎮ” 〔１２〕诗人得“情”字韵以春雨为题ꎬ“边厅”是远离京城的地

方官厅ꎬ“主人”即主人滋野贞主ꎮ “上京”遥指渤海国都城ꎮ 大使在诗中表达宾

至如归ꎬ酣然如醉的感受ꎬ以雨师留客为名赞美春雨ꎬ点明送别之意ꎬ引出思乡之

情ꎮ 他的«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领客使并滋三»则是以花寄情之作ꎬ云:“芳树

春花色甚明ꎬ初开似笑听无声ꎮ 主人每日专攀尽ꎬ残片何时赠客情ꎮ” 〔１３〕 负责接

待渤海国使团的领客使以及著名诗人滋野贞主与王孝廉诗歌赠答ꎬ以“戏寄”名
篇ꎬ可见私交深厚ꎮ 他的七绝«出云州书情寄两敕使»云:“南风海路连归思ꎬ北
雁长天引旅情ꎮ 赖有锵锵双凤伴ꎬ莫愁多日住边亭ꎮ” 〔１４〕这是诗人归国之际的赠

别之作ꎬ日本领客使坂上今继有«和渤海大使见寄之作»相和ꎬ诗云:“宾亭寂寞

对青溪ꎬ处处登临旅念凄ꎮ 万里云边辞国远ꎬ三春烟里望乡迷ꎮ 长天去雁催归

思ꎬ幽谷来莺助客啼ꎮ 一面相逢如旧识ꎬ交情自与古人齐ꎮ” 〔１５〕 诗歌以“宾亭”点
明地点ꎬ与王诗中的“边亭”遥相呼应ꎬ引出羁旅之思ꎮ “万里”句从空间上点明

大使远渡日本之艰辛ꎬ“三春”句从时间上唤起春日乡关之思ꎬ与王诗中的“海
路”“归思”相互映衬ꎮ 诗中的“长天去雁”和“幽谷来莺”进一步烘托怀乡之情ꎬ
与王诗中的“北雁”“双凤”互相生发ꎬ尾联则申明两位文臣一见如故的情谊ꎮ 两

首应和之作都善于调动与送别、乡思有关的意象ꎬ唤起了时间和空间的想象ꎬ景
与情的衔接自然流畅ꎮ

渤海国僧人释贞素有«哭日本国内供奉大德灵仙和尚诗并序»ꎬ云:
起余者谓之应公矣ꎮ 公作而习之ꎬ随师至浮桑ꎬ小而大之ꎬ介立见乎缁

林ꎮ 余之身期降物ꎬ负笈来宗霸业ꎮ 元和八年穷秋之景ꎬ逆旅相逢ꎮ 一言道

合ꎬ论之以心素ꎬ至于周恤小子ꎬ非其可乎ꎮ 居诸未几ꎬ早向鸰原ꎬ鹊鸰之至ꎬ
足痛乃心ꎮ 此仙大师是我应公之师父也ꎮ 妙理允契ꎬ示于元元ꎮ 长庆二年ꎬ
入宗五台ꎮ 每以身厌青痴之器ꎬ不将心听白猿之啼ꎮ 长庆五年ꎬ日本大王远

赐百金ꎬ达至长安ꎮ 小子转领金书ꎬ送到铁懃ꎮ 仙大师领金讫ꎬ将一万粒舍

利、新经两部、造敕五通等ꎬ嘱附小子ꎬ请到日本答谢国恩ꎮ 小子便许ꎮ 一诺

之言ꎬ奚惮万里重波ꎬ得遂钟元外缘ꎬ期乎远大ꎮ 临回之日ꎬ又谢百金ꎮ 以大

和二年四月七日却到灵境寺求访ꎮ 仙大师已□(疑为亡字)来日久ꎮ 位(疑

为泣字)我之血ꎬ崩我之痛ꎮ 便泛四重溟渤ꎬ视死若归ꎬ连五同行李如食之

顷者ꎬ则应公之原交所致焉ꎮ 吾信始而复终ꎬ愿灵凡兮表悉ꎮ 空留涧水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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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之声ꎬ仍以云松惆怅万里之行ꎮ 四月蓂落如一ꎬ首途望京之耳ꎮ
不体尘心泪自涓ꎬ情因法眼奄幽泉ꎮ 明朝傥问沧波客ꎬ的说遗鞋白足还ꎮ〔１６〕

诗前的长序介绍了渤海国僧人释贞素与日本高僧灵仙的师生情谊ꎮ 作为僧

人ꎬ他以佛家心眼和词汇表达痛苦和伤悼之情ꎬ“尘心”即凡俗名利之心ꎬ“法眼”
即照见一切法门的洞察力ꎬ二者相对ꎬ表达对灵仙的赞美和伤悼之意ꎮ

在渤海国使节诗人中ꎬ裴頲和裴璆父子的声名与其作品存录情况形成了巨

大反差ꎬ成为渤海国文学史上的一桩悬案ꎮ 日本诗集中保存的日本诗人与裴颋

唱和的诗歌共有 ２６ 首ꎬ其中都良香 ２ 首ꎬ岛田忠臣 ７ 首ꎬ菅原道真 １７ 首存世ꎮ
裴頲第二次出访日本给宇多天皇留有极好的印象ꎬ他令纪长谷雄代笔ꎬ书有«代
宇多天皇遗前渤海大使裴頲书»ꎮ 裴頲的风度和才华令日本天皇和大臣倾倒ꎬ
他的儿子裴璆子承父业ꎬ青出于蓝ꎮ 日本«本朝文萃»收录纪有昌的«送裴大使

璆归国诗序»ꎬ云:“昔尼父之去周ꎬ老聃所以赠言ꎻ子高之还鲁ꎬ季节由其揽涕ꎮ
况乎天涯渺绝ꎬ云帆长归ꎮ 驰驿于烟驿ꎬ则梯山之程难计ꎻ通梦于波邮ꎬ则航溟之

路易迷ꎮ” 〔１７〕作为渤海国晚期的著名诗人和文臣ꎬ裴氏父子在日本文坛备受推重ꎮ
渤海国使节通过月色的描摹抒发怀乡之情ꎮ 杨泰师的«夜听捣衣诗»是渤

海国传世诗歌中唯一的七言歌行ꎬ以夜月砧声起兴ꎬ诗云:“霜天月照夜河明ꎬ客
子思归别有情ꎮ 厌坐长霄愁欲死ꎬ忽闻邻女捣衣声ꎮ 声来断续因风至ꎬ夜久星低

无暂止ꎮ 自从别国不相闻ꎬ今在他乡听相似ꎮ 不知彩杵重将轻ꎬ不悉青砧平不

平ꎮ 遥怜体弱多香汗ꎬ预识更深劳玉腕ꎮ 为当欲救客衣单ꎬ为复先愁闺阁寒ꎮ 虽

忘容仪难可问ꎬ不知遥意怨无端ꎮ 寄异土兮无新识ꎬ相同心兮长叹息ꎮ 此时独自

闺中闻ꎬ此夜谁知明眸缩ꎮ 忆忆兮心已悬ꎬ重闻兮不可穿ꎮ 即将因梦寻声去ꎬ只
为愁多不得眠ꎮ” 〔１８〕结合«续日本纪»记载和诗歌中对于季节的表现ꎬ这首诗应

作于渤海国大兴二十一年的秋天ꎮ 彼时的杨泰师作为副使访日ꎬ到达日本后因

受安史之乱的影响ꎬ日本官方将他们安置在越前等候天皇召见ꎬ直至第二年方得

以进入京都ꎮ 留滞越前之时ꎬ秋夜砧声勾起了诗人的怀乡之情ꎬ诗情自然而然ꎬ
水到渠成ꎮ

王孝廉«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亦是咏月思乡之作ꎬ这是其传世诗作中唯

一的五律ꎬ诗云:“寂寂朱明夜ꎬ团团白月轮ꎮ 几山明影彻ꎬ万象水天新ꎮ 弃妾看

生怅ꎬ羁情对动神ꎮ 谁云千里隔ꎬ能照两乡人ꎮ” 〔１９〕 此诗是诗人与领客使坂上今

雄的唱和之作ꎬ前四句以写景为主ꎬ以“寂寂”形容静夜ꎬ以“团团”形容明月ꎬ衬
之以山光水色ꎬ营造出宁静澄澈的意境ꎬ凸显了诗人笔下的静净的月夜神韵ꎮ 后

四句以抒情为主ꎬ由明静之月色勾起了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ꎮ 诗人以一轮明月

千里寄情ꎬ排解相思ꎬ达观的心境与明净的月色融为一体ꎬ展现出隽永的意境ꎮ

三、清新典雅ꎬ唐诗苗裔———渤海国使节诗歌艺术论

渤海国使节诗歌不见人间烟火的亲切ꎬ不见沙场干戈的豪迈ꎬ不见山水风光

的写意ꎬ不见怀才不遇的怨旨ꎮ 它是异国情境下的交际文学ꎬ不仅题材受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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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ꎬ艺术上也具有应制诗歌和酬赠诗歌的共性ꎬ具有抒情委婉ꎬ句典妥帖以及声

情和谐的艺术特征ꎮ
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具有功能性ꎬ它以赠答诗歌来点缀政治行为ꎬ获取外交

好感ꎮ 这类诗作多以委婉圆融的方式表情达意ꎮ 杨泰师«奉和纪朝臣公咏雪

诗»在起承转合之间体现出优美舒展的姿态和流转自如的技巧ꎬ以“龙云” “鹤
雪”兴起ꎬ既表现了云的灵动和雪的洁净ꎬ又点缀了升平的气象ꎬ暗合颂圣之意ꎮ
他的«夜听捣衣歌»则以霜天夜月和捣衣砧声兴起客子思归之情ꎬ“霜天”点明了

秋末冬初的时节ꎬ“月照”则将诗歌的空间进行了拓展ꎬ由一轮明月将两乡之人

联系在一起ꎮ 诗歌的情感线索依照触景伤情、遥怜邻女到自咏怀抱ꎬ经历了由现

实到想象ꎬ再回归现实的跌宕变化ꎬ与白居易的«琵琶行»颇有相通之处ꎮ 整首

古诗收放自如ꎬ灵动而不失规矩ꎮ 另外ꎬ王孝廉的«春日对雨得情字»以“疑是雨师

知圣意ꎬ甘滋芳润洒羁情”兼顾颂圣之意和赠别之情ꎮ 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保持

了温柔敦厚的教养ꎬ以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和委婉圆融的表达来实现外交目的ꎮ
渤海国存世诗歌的几处用典都能做到恰切妥帖ꎬ这与聘日使节诗歌的创作

语境和艺术追求密切相关ꎮ 渤海国使节的诗歌是外交活动的组成部分ꎬ诗歌用

典以工稳和典雅为美ꎬ创作中将自身的情感表现得较为潜隐ꎮ 同时ꎬ这类诗歌多

数选入«文华秀丽集»ꎬ这部汉诗集的审美取向使得入选的渤海国诗歌在用典上

有着含蓄优美的共同特征ꎮ 杨泰师«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以花比雪ꎬ深谙咏物

诗歌不即不离之道ꎬ扣住雪与花之间的相似性ꎬ又能在以花喻雪之外进一步生

发ꎮ 岑参以春风吹绽千万梨花形容胡地雪景的壮阔绵密ꎬ杨泰师则沿着花与雪

之联系展开了联想ꎬ由花及鸟ꎬ通过“不听鸟惊春”和“只看花发树”的虚实相生ꎬ
烘托日本雪景之飘逸清静的神韵ꎮ 后四句由景及人ꎬ以郢人“阳春白雪”之典来

赞美友人的风度和才华ꎬ以东施效颦自谦ꎬ诗思老练而自然ꎮ 他的«夜听捣衣

歌»的主题和形式深受李白«捣衣篇»的影响ꎬ而语言和情感表现上又带有杜诗

的印记ꎬ可谓以李诗为形ꎬ杜诗为神ꎬ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展现了渤海国诗歌与

唐诗的亲缘关系ꎬ显示了杨泰师的艺术功力ꎮ
王孝廉«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领客使并滋三»深谙唐人绝句之法ꎬ遗貌取

神ꎬ以美人笑颜状初花绽蕾之妍丽ꎬ以听声之痴态状赏爱之情绪ꎬ用比拟和通感

的修辞手法营造出静美的物境与心境ꎮ 诗中既有折柳赠别的心思ꎬ亦有折梅寄

情的情韵ꎬ不离赠别怀乡之旨ꎮ «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中“弃妾看生怅ꎬ羁情

对动神”一联有杜甫«鄜州望月»“双照泪痕干”之意旨ꎬ“谁云千里隔ꎬ能照两乡

人”一联又有李白«静夜思»的韵味ꎮ 渤海国聘日使节传世的诗歌多为短篇律

绝ꎬ用典较少ꎬ对于前人句意的化句则以唐诗中表现思乡怀人和自然花月的内容

为主ꎮ
这类诗歌的声韵以流畅和谐为特征ꎬ杨泰师«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以平声

“真”韵一韵到底ꎬ而«夜听捣衣歌»的声情表现则复杂许多ꎮ 诗歌于七言中夹杂

六言句式ꎬ参差错落的形式使得诗歌在古朴中生出了摇曳的动感ꎬ将旅人的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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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节的焦虑富有层次地表现出来ꎬ情感浓郁而丰富ꎮ 诗歌十二韵ꎬ两句一转

韵ꎬ分别用“庚”“纸”“翰”“寒”“职”“屋”“先”等韵目ꎮ 诗歌韵律具有活泼性和

生命力ꎬ以“庚”韵牵引ꎬ以“纸”强化ꎬ以“职”“屋”两韵抒发感怀ꎬ以“先”韵留下

袅袅的余响ꎮ 流转顿挫的韵律与苍凉细腻的情感配合得天衣无缝ꎮ 王孝廉的

«奉敕陪内宴»以工整和谐的形式取胜ꎬ体现出王孝廉对于近体诗法和应制诗歌

的精准把握ꎮ 诗为“阳”韵ꎬ具有响亮流转的韵律ꎬ与应制颂圣的主题巧妙配合ꎮ
«春日对雨得情字» “情”字韵一韵到底ꎬ«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则以平声

“真”韵一韵到底ꎮ «出云州书情寄两敕使»的声韵形式较为复杂ꎬ诗人以平声

“庚”韵和邻韵“青”字借韵ꎬ尤其是一、二两句的平仄安排较为巧妙ꎮ

四、结　 语

黄维翰«渤海国志»称:“夫劲悍喜战斗ꎬ固靺鞨本性ꎬ而能范之以礼ꎬ陶之以

乐ꎬ泽之以诗书ꎬ使举国成为风俗ꎬ高武文宣诸王贻谋远矣ꎮ” 〔２０〕渤海国聘日使节

诗歌中的奉和酬赠之作ꎬ带有雍容平稳的程式化特征ꎬ虽然缺少真正的性格和情

怀ꎬ但是它的外交功用和艺术技巧仍然值得深入研究ꎮ 这类诗歌作为外交活动

的一部分ꎬ彰显了渤海国的文化品位ꎬ记录了渤、日通聘中的重要场景和历史画

面ꎬ具有文学和文献的双重价值ꎮ
渤海国诗歌建立在对唐诗的学习和模仿之上ꎬ缺少独立性和创造力ꎮ 日本

学者津田左右吉«渤海史考»分析渤海国文化消亡原因ꎬ指出:“就渤海文化之兴

废言之ꎬ其国家组织一破ꎬ其文化亦即消亡ꎬ似甚可怪ꎬ其实不然ꎮ 生物之心的组

织ꎬ亦与生理的法则同ꎬ脑之细胞停止作用时ꎬ其几多岁月筑成的精神建筑物ꎬ亦
必失其作用之机会ꎬ而忽陷于消灭ꎮ 加以渤海王国文化之中心本限于上流ꎬ不能

彻底于下层ꎬ且其文化性质ꎬ只表面模仿唐人文化ꎬ国民自觉上本无根据ꎬ故其核

心之贵族社会既与国家组织同亡ꎬ则渤海之灿然文化ꎬ失其形迹ꎬ固当然也ꎮ” 〔２１〕

文化的化育和涵养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ꎬ渤海国的诗歌虽然散佚ꎬ但是它的

精神和气韵却由渤海遗裔继承和延续ꎬ涌现出众多渤海遗裔诗人ꎬ在辽、金文学

中大放异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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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ꎬ四川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６６９、６６６ 页ꎮ
〔３〕曹丕:«曹丕集校注»ꎬ夏传才校注ꎬ中州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２３３ 页ꎮ
〔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 〔１９〕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ꎬ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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